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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文献给我的小学老师

黄北平记叙 刘秀品整理

师恩浩荡

北平牙科独家赞助

连 载

赵纯娟还原事件真相

“贾老师，你和苗发祥在一个
大教室上课，他迫害赵纯娟的事
你应该是知情人啊，你谈谈对这
件事的看法吧。”调查几位老师的
结果都很不理想，调查组找到贾
老师，想通过他捞点“干货”。

“苗发祥迫害赵纯娟？是有
人唯恐天下不乱，故意上纲上线
整人吧？我和他在一个大教室上
课，确实看到过有一天下午他用
教棍轻轻敲了赵纯娟的脑袋一
下，那也叫‘迫害’？学生不听话，
哪个老师没有用这样的方法儆
示过学生？要是苗发祥老师用教
棍敲一下学生的头都算是‘迫害
学生’，那许多的老师都有‘迫害
学生’的罪行啊！有些学生太调
皮捣蛋，你同他讲道理讲得口里
白泡子翻天，他还骂你是母猪疯
发了（癫痫发作），有的老师气不
过，让学生‘吃栗爆’的有，‘吃宽
面’（用竹片片打学生）的有，甚
至给学生‘吃砣儿肉’（用拳头棰
背）、‘吃豆干’（打耳光）的都有，
这些老师不都够得上是迫害学
生的凶手？”贾老师不但没有站
出来证明苗发祥用教棍敲了一
下赵纯娟的脑袋是迫害学生，执
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路线，反而
做的是苗发祥根本不是迫害学
生的证明。态度之明朗，为苗老
师昭雪的声调之高，远远出乎调
查组和赵校长的意料。

“要是我姓贾的写信告了苗
发祥，不是出门挞扑趴摔破脑
壳，就是死儿死女。我对他姓苗
的再有意见，也不会写信去告他
执行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嘛。这
是要弄他去坐牢哇。我也是当老
师的，哪能当那样的黑心萝卜？”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有人怀疑
那封匿名举报信出自贾老师之
手的事已经传到了贾老师的耳
朵里，调查组找贾老师调查后，
他马上找到赵校长赌咒发誓，当
众坚决否认匿名信是他写的。

有人说贾老师这番表白是
心虚，是此地无银三百两。无论
在什么年代，背后告阴状的人都
让人鄙视。可以预测，如果此时
贾老师公开站出来举证，他今后
就很难在仁和小学混了。所以，
他越是这样，越有人怀疑写那封
匿名举报信的人非他莫属。

人言可畏，贾老师背上个告密
者的名声，是黄泥巴落进裤裆里
——不是屎（死）也是屎（死）了。

在老师中的调查结果大大
出乎调查组的意外，调查组又去
找苗老师班上的学生作证，童言
无欺嘛。

“你们说苗老师好不好？”
“苗老师好！苗老师好！”
“你们说苗老师好，苗老师

打没打过你们呀？”调查组钓鱼
执法的味道更浓了。

“打过。打过。”学生不会撒
谎，几个男生争先恐后回答。

“他用什么打你们的？”
“用他手里那根棍棍。”有个

男生将“教棍”称做“棍棍”。
“用竹片片。”有个挨过苗发

祥竹片子的男生回答。
“怎么打的？”
“嘣儿！就是这样。”那个挨

过苗老师教棍的学生用手比划
了一下苗老师打他的动作，嘴里
还“嘣儿”了一声。

“啪！啪！啪！”那个挨过苗老师
竹片片的男生嘴里“啪啪”着，还把
小手伸到薛组长的跟前，实地演练
苗发祥用竹片片打他的情况。

“打痛没有？”
“没打痛。嘻嘻。”那个挨过

苗发祥教棍的男生还做了一个
调皮的鬼脸，

“你们几个挨打的都是男
生，苗老师打没打过女生？”

“打过打过。”
“打过谁？”
“打过赵纯娟。”
“苗老师为什么打她？”
“她在课堂上睡大觉，呼呼

的。”有个男生把嘴巴故意张得
大大的，模仿着赵纯娟当时打呼
噜的情景，呼噜声蛮大。

“他用什么打的？”
“也是用的他手里那根棍

棍。”那位同样挨过苗发祥教棍
的男生证实。

“打出血没有?”
“没有没有。”学生全摇头。
“打没打起包儿？”
“没看见。没看见。”学生又

摇摇头。
查来查去，苗发祥用教棍打

了赵纯娟的脑袋一下的事实存
在，他不但打过赵纯娟，还打过
其他的学生。但问题远不像举报
信所写的那样严重，都是指甲盖
大点事，说不上“迫害”，连定性
“打学生”都牵强附会，更构不成
苗发祥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教育
路线，是所谓“仁和小学杨天成
式的班主任”。

“你们说，给苗发祥一个行
政记过处分怎么样？”薛组长征
求调查组另外两个组员的意见。

“既然有人举报，县上又兴师
动众派来了调查组，总不能无功而
返啊，反正苗发祥对学生搞体罚也
是一个错误，给他个行政记过处
分，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苗发祥不
冤枉，我们也好交差。”调查组的苟
主任表示赞成。 （八十二）

7岁爱上书法
靠捡粉笔头练字

王邦雄对书法产生兴趣是在7岁
时。当时，哥哥在通川区江陵镇的西
湖村读书，有个叫盛大全的老师写得
一手好字，王邦雄对他充满崇拜。因
为家中贫困，他就跑到教室黑板下捡
老师扔掉的粉笔头，回家在窗木板上
写字。

16岁时，他在一河之隔的高坪乡
读书，又遇到张育生老师。“张老师一
手小楷字，我现在还记得。盛大全和
张育生两位老师，是我书法的启蒙老
师。”王邦雄说。

可是好景不长，因为家境贫困，
王邦雄只有回家务农。不过他没有
放弃，翻着中华字典和词典自学。18
岁时，王邦雄到村小学当上代课老
师，开始自己拿着粉笔“正儿八经”地
在黑板上写字。

当安装工27年
有笔心里才踏实

1990年，25岁的王邦雄来到达城
做户外广告安装工人，一干就是27
年，有需要写字的时候，他还会充当
写手。

王邦雄称，安装活路时有时无，
没有广告公司的活儿，他就在家练
字。“一张宣纸要1元钱，一个月下来，
工资还不够买纸练书法。”王邦雄说，
他只有找来废报纸练字。在2011年
以前，王邦雄每年在练习书法上都要
花费2000元左右。事实上，他还从广
告公司拿废弃的报纸和广告纸回家
练字，要不然花费会更高。“他从广告
公司拿回来的广告纸，每一次都是几
大捆，自己搬不完，还让我父亲帮忙
抱了几次。”妻子杨秀说。

圈内好友魏文纪介绍，王邦雄练
字简单粗暴，一张四方桌一摆，毛笔
一拿，纸铺上桌，立马临摹起字帖来。

王邦雄告诉记者，练书法已经成
为习惯。27年时间，只要自己在家
里，就从没有耽误过，每天坚持练习
两个小时左右。有次随广告公司到
万源市下乡，一个月才回到达城家
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拿出字帖临摹
写字。“那种感觉说不出来，只要手里
有毛笔，就感觉心里很踏实。”

练字成狂
一度遭妻子反对

王邦雄的妻子杨秀介绍，1998年
两人结婚，当时王邦雄还在广告公司
当临时工，月工资1000多元。自恃有
书法特长，王邦雄拼命写户外广告。
但随着电脑的普及，美工字可以通过
电脑打印出来，找公司安装广告的客
户少了，现代科技几乎让他“失业”。

尽管没有用武之地，王邦雄还是
没有放弃写字。杨秀时常在凌晨醒
来，而王邦雄还在床边的四方桌上奋
笔疾书。

发现王邦雄对工作心不在焉，没
有心思上班，杨秀多次提醒，倔强的
王邦雄感觉到烦，杨秀对他练字也越
来越反对。为了参赛，王邦雄还买宣
纸练字，用绢纸写书法作品参赛。这
让他在书法上的投入剧增，每年达到
好几千。

杨秀说：“自己在家照顾老人和
小孩，王邦雄挣钱入不敷出，靠的还
是父亲2000多元的退休工资生活。”
因家里经济紧张，夫妻俩为此常常闹
矛盾。

转行做老师
希望路子更宽广

事实上，兰亭会首届全国书法跨
年展举办时，王邦雄就满怀信心地投
了稿，但一直没有音讯。“从那以后，
深感自己练字还差火候，只有继续
练。”王邦雄说。

今年3月15日，王邦雄终于迎来
了好消息。兰亭会第四届全国书法
跨年展组委会公布，王邦雄的小楷作
品《滕王阁序》从一万余件书法作品
中脱颖而出，成为最优秀的前十幅作
品之一。王邦雄很开心，他终于跨出
四川省，在全国获奖，一大帮圈内好
友向他表示祝贺。

王邦雄说，就在今年2月，他结束
了27年的户外广告安装工生活，通过
朋友介绍到一家培训机构当老师。
目前学生不多，工资还没有当户外广
告工人高，但考虑到自己已经52岁，
不能一直在墙壁上爬上爬下，决定转
行。他也希望，有了全国性大奖加
身，今后的路子会更宽广。

2015年，王邦雄为了挣钱，在广
告公司接了一家企业的单。公司要
求在110多米高的一座烟囱外现场书
写。如今这个特殊的“广告牌”，也是
他书写的最大的字。他说：“一是挣
钱，二是展示自己的美术字功底，再
危险也要去做。”

（据成都商报）

52岁的民
工王邦雄最近心
情不错。3月15
日，兰亭会第四
届全国书法跨年
展组委会公布，
王邦雄的小楷作
品《滕王阁序》从
上万件书法作品
中脱颖而出，成
为十幅优秀奖作
品之一。这也是
王邦雄获得的第
一个全国性大
奖。

王邦雄因为
家境贫困，靠捡
粉笔头、废报纸
和广告纸练字，
他说“只要手里
有笔，就感觉心
里很踏实”。


